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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大暑，阳光的热烈在一年中达
到了顶点。

秦巴山麓的幽深峡谷，藏身于此的
小 山 村 在 盛 夏 时 节 披 上 了 绿 色 的 绸
缎。即便绿色环绕，但这里的暑气依然
浓烈，让人望而却步。

越是在这样的酷暑，越是能造化出
一些真正的乡村土特产，譬如土酱豆、
酿酒的大曲等等之类的东西。

这不，在城西乡下的黄龙朱庄，几
个衣衫湿透的村妇与老农踩着季节的
节点，在烈日下挥汗如雨，正在做着与
踩曲相关的农事。

刚从山上割来的新鲜花蛇草，堆成
小山似的全麦粉，在小溪边的空地上整
装待发。在此后的数个日子里，它们将
互相融合，携手创造一段美妙的旅程。

老农抡起偌大的铁锤，在石头上一
下一下地捶打花蛇草。“嘭、嘭、嘭……”
沉闷的声音在山谷回响，似乎在诉说一
个悠远而老旧的故事。

花蛇草被捶得软烂，一个个铁桶或
大盆把它们盛载。小溪里甘甜的山泉
水取之不尽，一瓢瓢舀进了桶里，把它
们和花蛇草充分搅拌，直到再也分不
清彼此，然后静置于烈日下。阳光越
热烈越好，阳光、水、花蛇草，在这之后
的四五个小时里，即将有一场奇妙的
造化之旅。

下午三点刚过，村妇和老农们顾不
上太阳的毒辣，一头扎进阳光里，有条
不紊地忙活起来。

阳光不负所望，造化之旅已经完
成。桶里的花蛇草水变得热烈且浓稠，
它是大曲的灵魂之所在。村妇把手伸
进桶里搅拌几下，抽出手对着阳光，手
上的粘液在光照里透亮起来。她细细
地看上几眼，满意地点了点头。凭借几
十年的经验，她们对事物的感知和熟稔
越发了然于胸。

把桶和大盆里的花蛇草液倒进白
色的纱布，村妇撩起纱布把它们包紧，
揉来晃去，似打太极一般。纱布越揉越
紧，汁水全都过滤了出来，花蛇草一身
的精气神被完全抽掉，它们再无一丝儿
生气。

深褐色的黏稠汁水倒入全麦粉里，
村妇们把它们充分搅拌匀实。这是一
个体力活，更是一个技术活。太干，不
容易充分发酵，成酒的酒精度不够；过
湿，发酵会过头，也不容易晾干，黄酒的
成色会打折扣，容易有酸尾子。于是，

农人的经验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旧时吃不饱饭的年月里，农人在

踩曲时只用黑黢黢的麦麸皮，是不会有
白面加入的。而在搅拌用的汁液中，不
光加花蛇草，还加马鞭梢、艾蒿之类的
天然植物，做出来的黄酒劲头更大，口
感更苦。如此，黄酒便可多招待些客
人，喝的时间便会更长久些。现在吃喝
不愁，农人踩曲用全麦粉，做成的大曲
质量与旧时不可同日而语，做出酒的品
质也更好。

农人把拌好的全麦料装进木坯里，
用大挴指使劲按压，一寸一寸挤压紧
实。大半生在土地上的辛劳，致使农人
黑瘦，但胳膊上暴起的肌肉，显示出这
是一个地道的农人。踩曲是真正的体
力活。一分钟时间不到，汗已把他们的
衣服湿透，豆大的汗珠滚滚滴落。把料
压满坯子，用干净的塑料薄膜包裹严
实，再上脚在坯子上踩压，让里面的大
曲更紧更实。这个踩压的过程，谓之踩
曲。一块大曲质量的优劣，与踩曲人也
有很大关联。若踩得不太紧实，在发酵
与晾晒中，酵母菌与微生群会流失一部
分；而夯实的曲砖则会更完整地保留住
酵母菌与微生群，在后来做酒的过程
中，发挥更好的糖化作用。

一块块光滑而紧实的长方形曲砖被
转移阵地，把它们搬至干燥且避雨的地
方，层层堆码起来。花蛇草的功效在这
三天和温度一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它们在麦粉内外充分腐蚀、发酵，产
生酵母及微生群，激发出醇厚的酒香。

三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
短，曲砖最初的发酵已完成。这时需要
把它们放在干燥、通风且避雨的地方进
行晾晒。那些年月，乡下各家各户都把
曲砖挂在房檐下，一排排甚是壮观。

大曲挂起来晾干的日子里，把它们
交给阳光、风和时间。它们将不负光
阴，进一步发酵、嬗变，直至完全晾干。
成品的曲砖呈褐色或浅黄色，砖体上有
头发丝似的裂纹，闻之有浓烈的酒香。
这便是上好的大曲了！

秋风起，野菊香。农历九月初九一
过，这些大曲经过漫长的旅程，和糯米、
玉米、高梁等粮食邂逅，便是黄酒与白
酒的故事了。它们的酿造将更加精彩
纷呈，酒香飘满在人世间。

望着眼前一块块曲砖，我仿佛看见
了一碗碗琥珀色的黄酒，正散发着悠悠
黄酒香……

诗海拾贝诗海拾贝青春痕迹青春痕迹

三个扑水的少年
■张磊

一到夏天，我和东东、兵兵那想下河扑水的心啊，就
如小猫挠抓一般奇痒无比。那时的我们正值少年，像三只
快乐的水鸟，每天都想在河边嬉闹。

怕奶奶阻拦，我们仨偷偷溜到她午睡的东屋，从门缝
往里侦查——只见地上泼洒了凉水，铺着竹席，奶奶弓在
凉席上，枕边放着白猫清凉油、水仙风油精和大蒲扇。我
们小老鼠一般叽叽溜溜地耳语一阵，争着想让对方去察看
奶奶睡熟了没有，最后好说歹说，兵兵被我们唆使前去。
他轻轻推开门，蹑手蹑脚地走到奶奶跟前，故意“嗯”了一
声，探明奶奶确已睡熟，他迅速撤退并归队。我们跳着笑
着奔跑出院门，快乐地冲向村外的大河。

此时恰逢正午时节，白花花的骄阳汹涌澎湃地拍击
着河岸，四野寂静无人，歇斯底里的声声知了更加剧了
寂静。走上河滩，渚清沙白，几只点水雀拂过河水后，迅
疾飞落到远处河滩石屿上。河两边长满绿油油的水芹
菜、菖蒲、薄荷草、鸭舌草，河水里舒缓地摇曳着荇菜，一
切真叫一个绿啊，绿得一低头我们似乎看到自己肚皮里
的肠子都已被映得花花绿绿。

沿河而上，我们寻到一个大水湾，赶快脱掉背心和裤
头，迫不及待地奔入河里。水不深，只齐小腿肚子，清凉又
明亮的河水滑过小腿，像无数尾小鱼轻吻皮肤，惬意极了。

一开始我们玩打水仗。兴高采烈地撩水、划拉着水，
相互泼打，水珠弹在我们脸上、身板上竞相开花。玩累了，
大家伙儿又爬到水中巉岩上玩低台跳水，站到石礁上，往
幽深的绿汪汪的水泊里扑腾一跳，炸开巨型水花。玩了一
轮，再玩一轮，三少年比试着看谁把水花砸得更响更大。

跳到喘气了，东东说饿了，去搞点吃的，于是他穿上
背心裤头，哧溜钻入河边菜地。不一会儿，双手抓提着背
心的前襟，挺着肚子，像提一个重重的口袋一般，滑稽地
踱到河边。我们打趣着叫：“袋鼠！袋鼠！”往袋鼠东东的
前胸大口袋一瞧：嗬！满是偷来的红彤彤的西红柿，绿生
生的脆黄瓜。稍稍洗洗，我们仨便敞开肚皮大吃一通。
肚子滚圆，大伙儿又琢磨着玩比赛潜水，看谁把自己潜入
水中憋气的时间最长。兵兵先来，他叉腰，仰天深吸一口
气后，遁入河里，我们大声读秒，到 30秒时，这家伙就露
头了，喘着气大声说：“吃太饱了，肚子撑不住啦，在水里
老想打嗝。”接着东东再上，这小子也只坚持到第37秒。

终于最后轮到我闪亮登场。先定定神，然后又深又
猛地鲸吸一口长气，像夏夜星空下躺上凉席一般，我将我
的身体没入河水，慢慢平躺，慢慢地，河水终于把我全部覆
盖。我睁开双眸——从水下看到头顶上亮闪闪的天光云
影，还有绿树，它们傍着耳边的几行荇菜，在我的眼幕上梦
幻般地聚散、晃动、冶游……

水下可听到的声音，除了闷闷的间或咕咚一下的水
声，依稀就只剩河岸上东东、兵兵的数秒呐喊，当听到39秒
后，猛然安静了。我想着要争第一，于是继续在心中给自
己报数，40、41、42……突然，在朦胧的水下,我看见一个长
条状的东西向我落来，如一只白鹤，轻拍到我身体上方水
面，定睛看去，是一根竹竿。我吃了一惊，从水中跃起。

待我出水站定，我看到竹竿那头河边有我的奶奶，
她迈着小脚，正挥着竹竿要赶我回家。

伏天踩曲忙
■肖江


